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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特別報導】  

佛教傳俄尋蹤  

 

李明濱 

佛光大學客座教授  

   

    俄羅斯立國較晚，西元九世紀末才形成為早期的封建國家。國名非為「俄羅斯」，而是

「基輔羅斯」，或稱「古羅斯」。至十六世紀初伊凡三世當政（一四六二－一五○五）時才

正式更名為「俄羅斯」。古羅斯本來是個多神教的國家，十世紀中葉東正教開始由拜占廷傳

入，西元九八八年，由弗拉基米爾大公定為古羅斯國的國教。當年，弗拉基米爾大公為了逼

迫全體居民崇信該教，乃集合民眾於基輔市的第涅伯河畔，把他們統一趕下河裡去游水，表

示已經「受洗」。從此東正教便成為俄國歷史上影響最大的宗教。在當時，俄羅斯人、烏克

蘭人、白俄羅斯人大多數信仰該教。  

  東正教原是基督教的一支，基督教曾在西元四世紀成為羅馬帝國的國教。但隨著羅馬帝

國分裂為東西兩部分，尤其在西部勢力日益衰落之後，基督教也形成了分別以羅馬和君士坦

丁堡為首的東西兩派。以羅馬為首的西部稱為天主教（亦稱羅馬公教）。以君士坦丁堡為首

的東部為東正教。因君士坦丁堡係拜占廷──希臘帝都，故東正教亦稱希臘正教。該教被俄

國接納為國教後，在促進古羅斯的統一和發展上有過很大的貢獻，也由於藉統治階級的扶植，

勢力顯得非常強大。凡是不肯信仰該教的居民，都會以「異教徒」的罪名受到政府的迫害。

在那種情況下，其他宗教要傳播，自然是難乎其難。  

  那麼佛教又是怎麼可能，而且是用什麼方式才得以傳入俄國的呢？  

  說起來真不簡單，佛教傳入俄國經過了漫長而曲折的路程，經由藏、蒙、俄三個民族傳

遞，分成兩步前進，先是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域中傳開，接著才爭取到達俄羅斯腹地，其間歷

時三、四百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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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在蒙古族聚居區傳播 

  佛教起源於西元前六至五世紀南亞次大陸北部，其發祥地在今尼泊爾、印度毗鄰處。西

元一至二世紀間，佛教分裂為兩派：小乘和大乘。稍後，從大乘佛教中又分出一個支脈──

喇嘛教。它產生於中國的西藏地區，在俄羅斯傳播的就是這支藏傳佛教。  

  中國的藏傳佛教在俄羅斯境內傳播的範圍，主要在布里亞特人、卡爾梅克人和圖瓦人聚

居的三個地區。其實，這三種人均係中國蒙古族的後裔。他們或遊牧西進，滯留於俄國而被

歸化，如卡爾梅克人；或居住區原屬於中國版圖，只因後來沙俄擴占疆土才被歸併入俄國之

境，如布里亞特人。因而對於這些部分人來說，與其說是佛教傳入俄國，不如說本來已經是

佛教的信徒們被迫歸順了俄國。  

  中國的藏傳佛教是佛教的一個派別，由蓮華生等僧人把印度的密宗傳入中國西藏，依據

當地的實際而西藏化，成為喇嘛教。這支藏傳佛教有紅教與黃教之分，以僧人戴紅色帽或黃

色帽為標誌。喇嘛教的紅派曾從十三世紀初起傳入蒙古。不過在蒙古真正傳開的卻是稍後的

黃教派，它興起於十五世紀初，從十六世紀末開始就在內蒙古和外蒙古傳播開來，至一六四

○年被定為蒙古信仰的獨一無二的宗教。  

  顯然，藏傳佛教傳俄的途徑之一，在西路是由西藏傳到同是中國境內的蒙古族地區，再

由蒙古族帶往遊牧西進，到達南俄草原卡爾梅克，落地生根。  

  另一途徑是由西藏，經過蒙古進入現位於蒙古國境外北方的布里亞特自治共和國（俄

屬），入其首府烏蘭烏德市。再輾轉至帝俄首都聖彼得堡。 

    (一)西路  

  卡爾梅克的那一路起於十七世紀的三十年代，由土爾扈特部進行。土爾扈特原是中國西

蒙古（又稱厄魯特蒙古）的一個部，遊牧於塔爾巴哈台（在額濟納河北面）一帶。十七世紀

三十年代，他們遂西遷，入俄境至伏爾加河下游。土爾扈特部雖然遠離祖國，但與國內的聯

繫始終未斷。康熙四十三年（一七○四），該部首領阿玉奇之嫂攜子阿拉布珠兒及部眾不遠

萬里回到西藏朝佛。事畢返回時，為盤踞新疆的準噶爾部所阻，阿拉布珠兒便請求清政府予

以收留，並劃給牧地。康熙帝准其所求，封阿拉布珠兒為「貝子」，其所部於「嘉峪關外黨、

色爾騰地方安置」。「黨」即黨河（今敦煌和肅北蒙古族自治縣），「色」即色爾騰湖又稱

蘇干湖（今阿克賽哈薩克自治縣境內）。雍正九年（一七一三），清政府又應阿拉布珠兒之

子丹衷之請求，將其所部遷至額濟納河下游。乾隆十八年（一七五三）正式設旗。額濟納河

流域便成為蒙古族土爾扈特旗所轄之地（今為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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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期間，中國第一位赴俄的使臣內閣侍讀圖理琛（一六六七－一七四○）曾於康熙五十一

年（一七一二）奉旨出使，經西伯利亞前往南俄，到達伏爾加河下游慰問土爾扈特王阿玉奇。

稍後，他所「撫綏」的伏爾加河土爾扈特部大部分人也於乾隆三十五年（一七七○）回歸祖

國，被清政府安置於新疆等地，編為若干旗。為了區別，故將早先安置在額濟納河設旗的那

一部分稱為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。  

  還有一部分土爾扈特人就留在伏爾加河下游、南俄草原上的俄稱「卡爾梅克」地方，在

當地繁衍生息，後來成為歸併入俄國的草原民族，以地名為族名，稱為「卡爾梅克人」。十

八世紀中葉，俄人羅索興翻譯圖理琛使俄歸來的奏折《異域錄》[註 1]時，對阿玉奇部的稱謂

已不見「土爾扈特」，而用了「卡爾梅克」[註 2]，便是明證。  

  到了十九世紀初，俄國大詩人普希金（一七九九－一八三七）寫的詩中，已經親切地稱

之為「草原上的朋友卡爾梅克人」了。不過，既然還是「朋友」相稱，說明剛歸順不久。普

希金一八三六年寫的一首〈紀念碑〉，其中的一段詩文如下：  

 

偉大的俄羅斯將傳遍我的名聲，它的一切民族： 

無論是驕傲的斯拉夫人的子孫，無論是芬蘭人， 

或未開化的通古斯人，或草原上的朋友卡爾梅克人， 

都將用他們的語言傳誦我的姓名。[註 3] 

 

     (二)東路  

  經由蒙古到遠東和西伯利亞的一路，也從十六世紀末開始，藏傳佛教通過中國西藏和蒙

古的喇嘛傳入布里亞特。布里亞特蒙古人分布在貝加爾湖沿岸地區，分成東西兩大系，藏傳

佛教傳開的地區主要是在東布里亞特。  

  布里亞特分處的西東兩大系，分別以烏斯季──奧勒登和阿金為中心。東系的阿金屬於

遠東地區，是稍後才被帝俄占領的。  

  沙皇俄國自伊凡三世於十五世紀末（一四九七）建成中央集權的俄羅斯國家，東部的疆

界僅達貝加爾湖以東的遠東地區，到卡捷林娜二世女皇統治的十八世紀末占領了整個遠東地

區，自然也包括東布里亞特，即今阿金布里亞特自治州。這樣一來，整個有佛教信仰的東布

里亞特廣大地區就盡數入了俄國的版圖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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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該地區，十八世紀初，一七一一年建成第一座喇嘛寺楚戈爾寺。至十九世紀時，寺院

已增至三十四座，喇嘛數以千計。有些大的寺院建築還相當華麗，如一七四一年建立的宗加

爾和古西諾奧譯爾斯克兩座大寺院。  

  藏傳佛教在這裡之所以能夠傳開，主要靠爭取「合法化」。一方面靠布里亞特蒙古的王

公（諾顏）和貴族（賽特）的支持並積極提倡。而王公和貴族們也需要利用宗教來控制居民

和奴僕。另一方面需爭取沙皇政府的正式承認，得到「合法化」，這是更為主要的因素。從

沙皇政府來說，要鞏固在新擴張的蒙古族地區之統治，也只有加緊控制布里亞特王公和加強

同外蒙古封建貴族的聯繫，而透過在該地區有強大影響的喇嘛教（居民幾乎全體信奉佛教），

便是最有效的辦法。當時各級大喇嘛都是集政教大權於一身，控制大喇嘛當然也就控制了政

權。因而沙皇政府承認喇嘛教的合法地位勢在必行。  

  不過，沙皇政府的態度是搖擺和矛盾的。從總的目標看，他當然想在非俄羅斯族地區實

現宗教信仰的俄羅斯一體化，即在其擴張的西伯利亞、貝加爾湖以東、外貝加爾一帶，直至

遠東邊疆的所有部族、民族之中，無一例外地推行東正教，強制他們接受洗禮，以拋棄各部

族和民族各自原有的信仰，如布里亞特族的佛教，東部和北部各族的薩滿教。他們便有限制

喇嘛教的傳播之舉動，包括限制興建喇嘛教寺廟和喇嘛的人數量。然而布里亞特蒙古人同外

蒙古人以及中國的蒙古族一脈相承，讓喇嘛教風行於全民族之中，這股強勁的喇嘛教宗教勢

力和影響逼使沙皇政府不得不讓步，採取緩和的策略，後來甚至改變態度，轉為正式承認，

使之合法化，藉以達到控制社會局勢的目的。這才有一七二八年沙皇政府頒布決議承認喇嘛

教合法地位之舉。  

  沙皇政府仿照對待東正教的先例，也讓喇嘛教在布里亞特將（蒙古族）地區帶上「官方

化」的色彩。委派宗加爾寺的住持來負責統一管理布里亞特的所有喇嘛，並規定喇嘛必須向

政府專門宣誓，表示效忠俄國政府。一七六四年，還由沙皇政府授予喇嘛教座主「班智達堪

布喇嘛」的封號。  

  喇嘛得到沙皇政府的承認和鼓勵之後，反過來也表示願意效忠。有一些喇嘛還進一步宣

傳當時在位的卡捷林娜二世女皇就是白度母（西藏佛教女神瑪葛波）的化身，並在札忽寺中

懸掛沙皇肖像，將它置於眾神像之中。事情這樣發展，就達到了政教統合的地步。  

  這種把兩者結合的作法，後來就成了喇嘛教在俄國求生存、圖發展的重要策略。  

  有了這種政教結合的推動，東布里亞特的古西諾奧澤爾斯克即被建成布里亞特藏傳佛教

的最高學府，從當地居民中培養喇嘛。此地後來成為俄國境內的喇嘛教育中心。政府的用意

在於讓當地佛教寺院脫離西藏和蒙古的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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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藏傳佛教雖然有了條件發展，但速度依然緩慢。自一七二八年得到沙皇政府正式承認起，

由其初傳的中心城市烏蘭烏德，輾轉進入首都聖彼得堡，至一九一四年在俄羅斯帝國首都建

立一座喇嘛寺，標誌著藏傳佛教在俄國心臟正式立足，歷時整整一百七十六年。如若加上從

十六世紀末開始傳入的一百多年，則佛教傳入俄國也有近三百年的歷史了。  

  這個地區傳播佛教的時間要比卡爾梅克早。卡爾梅克如前所述在歷史上屬於西蒙古部

落，原來有薩滿教流行。十七世紀初，喇嘛教黃教派開始在西部蒙古傳開，其中游牧於伏爾

加河下游的卡爾梅克人，由於本族的王公和貴族積極提倡，紛紛改信了黃教。 

    (三)中路  

  藏傳佛教傳入的再一個地區是圖瓦，即歷史上的唐努烏梁海，原屬左翼蒙古的一部。一

八五三年，隨著黃教進入左翼蒙古，同時也就傳入了圖瓦。十八世紀，眾多喇嘛進入圖瓦傳

教，使得喇嘛教頓時興盛起來。至二十世紀，已有喇嘛寺院二十餘座，喇嘛三千人。  

  二十世紀五十年代統計，藏傳佛教在蘇聯境內傳播的地區有：布里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、

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、圖瓦自治共和國，以及俄羅斯聯邦的烏斯季──奧勒登布里亞特民族

自治區、阿金布里亞特民族自治區、伊爾庫茨克州和赤塔州的民族區，設有佛教協會，由蘇

聯的佛教管理局領導。管理總局的主席經佛教徒大會選舉產生。駐地總部設在烏蘭烏德市以

南四十公里處的伊沃金喇嘛寺。  

二、在首都聖彼得堡立足 

  為了立足首都，俄國佛教展開兩方面的工作。一方面取得西藏的支持，以提昇自己的正

宗地位，另一方面積極籌畫興建佛寺。  

  當局雖然促進東布里亞特成為俄國境內的喇嘛教育中心。但當地的佛教信徒和喇嘛仍然

視西藏為藏傳佛教的正宗中心，以取得西藏的教育為榮耀，於是有布里亞特蒙古人阿格方‧

洛布桑‧多爾日耶夫不遠萬里在十九歲時就從烏蘭烏德來到西藏，在拉薩最高的僧院學習，

成為高僧。後並被授予「察尼德──漢姆伯」（係「喇嘛的教師」，即青年達賴喇嘛的老師）

之稱。就是他運用自己在佛教的地位和影響到聖彼得堡主持興建佛寺的。  

  阿格方‧洛布桑‧多爾日耶夫（一八五四－一九三八）即阿旺‧德智堪布[註 4]，出生於

外貝加爾地區霍林的布里亞特族。一八七三年十九歲時離開蒙古，隨朝拜佛祖的香客來到西

藏。一八八八年在拉薩郊區的哲蚌寺學經畢業，獲得高級學位「拉南姆巴」，並被指派為青

年達賴喇嘛土登嘉措（即十三世達賴喇嘛）的教師，成為其顧問和摯友。他對後者有很大影

響，在東西藏上層人士中造成了一定人數的「親俄派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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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建寺的倡議就是由他用十三世達賴喇嘛土登嘉措（一八七六－一九三三）的名義提出[註 5]。 

    (一)建寺的背景條件  

  十九世紀九十年代前後，帝國主義列強企圖染指中國西北邊陲地區，包括西藏。阿旺‧

德智堪布為慫恿沙俄同英國對抗，讓二者在西藏取得平衡，便於一八九八年首次來到彼得堡。

他的意圖立即得到上流社會「關心西藏問題」人士的呼應。雖然初訪成效不大，但再次往訪

時已有宮廷事務部烏赫托姆斯基公爵（宮廷內侍）出面庇護。烏為俄國殖民政策的積極推行

者。經過他的引薦，阿旺‧德智堪布受到沙皇尼古拉二世多次接見。  

  倡建佛寺的消息傳開後，阿旺‧德智堪布在佛教徒中的威望大增，獲得多方的支持。當

時在首都已有多個佛教團體。有來自外貝加爾地區的信徒，阿斯特拉罕省和斯塔甫羅波爾省

的布里亞特人及卡爾梅克人，有當地的學生、手工業者和商人中的信徒，還有旅居彼得堡的

一些下層哥薩克。他們大多信仰喇嘛黃教。因無佛寺，其拜佛活動只好在各自的寓所或旅店

房間裡，三五成群的進行，故極盼設立可共同參拜的佛寺。  

  同時，隨著俄國同東方國家經貿的發展，來俄的各國人士，包括中國、日本和暹羅（泰

國）人日漸增多，其中有些人是佛教徒，也有拜佛的要求。俄國上流社會人士也有出於形勢

需要（對西藏展開工作）而改信佛教的，包括宮廷內侍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和馮‧費里克爾詹

姆男爵等名流。  

  再有一種因素是，二十世紀傳統的基督教信仰正出現危機，使得俄國一部分知識分子加

緊作思想探索，從而引起對東方古老宗教包括佛教的關注。他們用新的眼光來看待「佛祖之

道」，認為這種宗教是一種能夠達到「道德上自我完善」的途徑。最為鮮明的例子，就是俄

國大作家托爾斯泰的探索。  

  托爾斯泰在一九○六年七十八歲高齡時，寫給中國人辜鴻銘的信裡，寄中國人民命運的

同情：  

  

中國人民雖然遭受到歐洲民族這樣多不道德的、極端自私的、貪得無厭的暴行，而直

到最近都是用寬宏和明智的平靜、寧可忍耐也不用暴力鬥爭的精神來回答加之於他們

身上的一切暴行。……偉大而強有力的中國人民的平靜和忍耐只是引起了歐洲民族越

來越多的蠻橫行為。粗野的、自私的、只過著獸性生活的人總是這樣，與中國發生關

係的歐洲民族正是如此。[註 6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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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有對自身的思想探索歷程的坦露：  

  

中國人民的生活過去一直是我極感興趣的，我也曾盡力去瞭解我所能瞭解的中國生活

中的東西，尤其是中國的宗教智慧──孔子、孟子、老子的著作及其註疏。我也看過

中國的佛經和歐洲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。[註 7] 

  

  最終，托翁得出了獨特的結論：  

  

只要中國人繼續過以前所過的和平的、勤勞的、農耕的生活，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

義：儒教、道教、佛教的教義（三者是一致的，都是要擺脫一切人的權力，己所不欲，

勿施於人，克己、忍讓、愛一切人及一切生靈），他們現在所遭受的一切災難便會自

己消亡，任何力量都不能戰勝他們。[註 8] 

  

  托翁只是在思想認識上融匯了各家宗教教義之所長，形成了獨特的 「托爾斯泰主義」。

不過那一代人裡由思想變化而皈依佛教的，卻也不乏其人。尤其在一九○五年十月十七日沙

皇政府發佈的關於信仰自由的法令（實際上是對過去以一神教作為國教的那種局面做了解禁）

之後，社會更有利於別的宗教教徒自由自願地改信佛教。這無疑促成了佛教的傳播。  

  如此種種因素的結合，使得在聖彼得堡建立佛寺的條件趨向成熟。 

    (二)建寺的物質基礎  

  阿旺‧德智堪布多方活動，積極籌措，先在南俄取得成效，獲得支持。一九○六年，他

在卡爾梅克草原上的馬洛杰爾別托夫斯克（烏蘆斯），阿姆特‧布爾古斯特區（烏羅契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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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立了兩所佛教教會學校，均以達賴喇嘛的名義提出申請，因而獲得阿斯特拉罕省省長的批

准。德智堪布為建校花去五千金廬布，並親自從西藏運來三百卷佛經典籍，包括全套《甘珠

爾》和《丹珠爾》，以及大批金、銀、銅製的或裝飾的器具。此後不久，他又在伊基佐胡羅

夫斯克村的桑澤爾區（耶羅契謝）建立另一所佛教教會學校。這些地方的成效均表示了對於

首都活動之支持。  

  同時，德智堪布還到過中國的五台山寺，同該寺黃教派的住持會見，獲得致俄國政府的

正式函件，包括一份申請書（要求在彼得堡建立佛寺以供當地佛教徒拜佛之用）。  

  一九○六至一九○八年期間的幾項活動獲得成功，對於德智堪布是莫大的鼓勵。一九○

八年春他重返彼得堡時，已正式向沙皇政府外交部遞交申請，即五台山黃教派住持交付的以

達賴喇嘛名義提出的那份申請書。外交大臣阿‧伊‧伊茲沃里斯基在一九○八年六月十二日

的批覆中表示相信，「我們對達賴喇嘛此項要求予以呼應，將有利於對他本人和俄國境內廣

大喇嘛教徒都產生深刻的印象」。內務大臣斯托雷平閱覽達賴喇嘛的申請書後表示完全同意

興建拜佛堂，「只須遵守建築法規即可」。沙皇尼古拉二世也表態同意達賴喇嘛和德智堪布

的申請。層層的公文批覆手續終於完成。  

  一九○九年初沙皇尼古拉二世接見德智堪布時說：「俄國的佛教徒可以感受到他們是在

蒼鷹翅膀的庇護之下。」至此，興建佛寺的時機完全成熟。 

    (三)佛寺的動工與完成  

  一九○九年三月，德智堪布用一萬八千盧布在彼得堡購得一塊地，面積為六四八‧五一

平方俄畝，位於城郊區結合部的舊村（斯塔拉亞，捷列夫尼亞），在布拉戈維申斯克街（今

濱海大道）和里波瓦亞林蔭道兩條路的交叉處之一角，有一邊瀕臨大涅夫卡河，以河岸為界，

地方僻靜，恰好宜於建寺。  

  依設計圖，佛寺應為一座兩層樓房，底層作佛堂，上層為喇嘛的宿舍，附設有一所學校。

建寺經費預算為九萬盧布，由達賴喇嘛捐贈五萬，德智堪布出三萬，所缺一萬在布里亞特人

和卡爾梅克人中間募集。動工以後才發現預算太低，實際將會超過十五萬盧布。在一九一三

年，德智堪布再前往蒙古請求贊助。  

  從建寺委員會的陣容[註 9]，也可看出俄方的重視程度。八人的委員會中，主席為東方學

家拉德洛夫院士，委員有沙皇宮廷內侍烏赫托姆斯基公爵，東方學家多次赴敦煌考察搜羅文

物的鄂登堡（日後也成為科學院院士）以及彼得堡大學副教授謝爾巴茨基（謝爾巴茨科依），

後者日後成為撰寫印度原始佛教史的學者之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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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德智堪布等人歷盡千難萬險，才匆匆把佛寺樓體建成，而裝修工作卻因經費不足拖延了

一年。至一九一○年底，既完成了佛寺樓體，又以建德智堪布私人住宅的名義在寺旁加建了

一座四層的石砌樓房和一座兩層的辦公側樓。  

  佛寺本身的建築則仿照西藏喇嘛寺的式樣，分成南北兩部分，南部高大寬敞，為有十二

排圓柱的大廳，作為拜佛的道堂。大廳之上高聳的二樓，隔成一間間的斗室，供僧人住宿。

北部為佛龕，置放佛像，各種祭禱用具和佛事活動用的旗幡、樂器。整體看來佛寺頗為宏偉

壯觀。 

    (四)建寺過程的曲折  

  建寺的困難主要在於當局和民間兩方面的阻力。開工以後，沙皇政府對於此項工程的態

度依然很矛盾。一九○九年四月底剛動工，五月中旬就以市長德拉喬夫的名義發出通知，要

工程暫停，表面理由是建寺一事未按一八五三年發佈的〈東西伯利亞喇嘛教的法規〉提交審

核。實際上是當局仍然害怕該寺會成為在首都傳播佛教的熱點。因為建築方案中，不但有佛

堂，而且還有喇嘛的學校和宿舍。在當局眼裡，後兩項尤其令人擔心。  

  建寺委員會不得不多方求情，向當局解釋。所具陳備的理由為：1.此寺限於拜佛使用，

2.宿舍僅為了供布里亞特和卡爾梅克兩地來的佛教徒暫住的客棧，並非用於發展佛教徒，3.
佛寺地處市郊，人煙稀少，不會對周圍人群造成影響。  

  為求得當局批准，建寺委員會一九○九年六月以主席德法夫洛院士的名義再次向內務大

臣呈函，說明原委，並表示讓步：只建佛寺，不建宿舍、不設學校。這樣，內務大臣斯托雷

平才於九月三十日把該函轉呈沙皇，由尼古拉二世批示「同意」。  

  民間的阻力則是來自東正教教會和黑幫報刊掀起的反佛教運動，而且來勢兇猛。在俄國，

基督教排斥異教的傳統由來已久，他們看不慣也不能接受來自異教甚至異邦的事物，就連中

國茶傳入俄國，也被視為異端。  

  十六世紀，中國茶開始輸入俄羅斯，東正教和回教徒相比，就具有兩樣的心態。回教徒

穆斯林們敞開胸懷歡迎和痛飲，並用以待客，到處熱情有加，還說茶也是治傷風感冒的良藥。

因此，茶迅速傳開，在穆斯林地區普遍接受，幾乎成為取代酒的待客飲料。  

  東正教徒則不同，他們反對輸入中國茶，驚呼：「中國之劍已經射中了基督教的心臟，

射入了俄羅斯，徹底摧毀了所有的人。」東正教徒中有部分人開始詛咒這種「綠色的藥水」，

說是「該死的東西」。尤其惡狠狠地咒罵開始接受並飲茶的俄國人，說：「誰喝茶，誰就別

想得救。」[註 10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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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次對待佛教，也是「日戰重演」。東正教的一些人士把首都建佛寺一事看作是對於俄

國正教信仰基礎的破壞，彷彿是佛教企圖讓神聖的俄羅斯再度返回多神教的國度。於是各方

面都有人士呼籲取消佛寺建設工程。阿旺德智堪布本人和一些佛教徒都不時地收到匿名信、

恐嚇信，威脅說要炸毀佛寺。這一反佛教的恐怖浪潮中，出自沙皇在首都郊外的行宮附近，

即皇村的「火速懲戒隊」尤其猖狂。  

  建寺委員會頂住壓力，冒了風險，好不容易才把工程完成。 

    (五)彼得堡佛寺的盛衰和重修  

  十月革命前的彼得堡有各種教堂和寺院近六百座，但佛寺僅此一座。不過阿旺‧德智堪

布等建成的這一座佛寺卻具有全俄的性質，而且有重要的歷史意義和藝術價值，是藏傳佛教

在俄國最終立足的標誌，又是佛教文化在歐俄的展示中心。  

  佛寺工程本來進展緩慢，為了利用「政教結合」的合法形式以獲得沙皇政府的支持，不

得不趕在沙皇政府的大節慶日之前草草完工，先舉行慶典。在十六世紀末之前，沙皇政府係

由姓留里克的家族掌權，先後出過幾位有作為的沙皇，如伊凡三世（一四六二－一五○五年

在位）、伊凡四世，即伊凡雷帝（一五三三－一五八四）等。但等到雷帝之子費多爾（一五

八四－一五九八年在位）一死，留里克王朝絕嗣。出現了大臣戈都諾夫和舒伊斯基先後爭王

的局面，有過十幾年的混亂期，直至一六一二年底舒伊斯基被推翻。改由大貴族米哈依爾‧

羅曼諾夫（一六一三－一六四五年在位）為沙皇。他於一六一三年即位。從此開始了俄國歷

史上長達三百多年的羅曼諾夫王朝的統治（一六一三－一九一七）。   

  彼得堡佛寺為了參加慶祝沙皇羅曼諾夫王朝當政三百週年，趕在一九一三年二月二十一

日這一天舉行了落成典禮。但實際完全建成的時間（包括裝飾工程完畢）應為一九一四至一

九一五年間。不過在此期間，佛寺已經不時地舉行大小型佛事活動。  

  第二次有影響的大型活動是在一九一四年六月九日。參加者有來自俄國境內的外貝加

爾、阿斯特拉罕省和斯塔甫羅波爾省的喇嘛、蒙古的王公、俄國的東方學者（如多次赴中亞

實地考察的知名旅行家科茲洛夫）。儘管政府當局力圖限制該佛寺的影響，如規定不准按照

西藏佛寺的模樣把外觀裝飾得金碧輝煌，甚至由沙皇尼古拉二世親自下令限制該寺編制為九

人，但是彼得堡佛寺的影響仍然遠及國外。就在第二次大型活動中，俄國駐曼谷領事帶來了

兩尊佛塑像（一坐一立），其中一尊為銅質鍍金釋迦牟尼坐像，是暹羅國王所贈獻的。  

  佛寺建成後不久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戰。為安全起見，寺中大批飾物、用具均疏散到比較

安全的地方阿爾漢格爾斯克。至一九一七年，局勢益發困難，喇嘛們都離開首都返回各自的

故鄉。十月革命後不久，佛寺關閉了一段時間。稍後，在二十年代恢復舉行過幾次佛寺活動。

參加者有來自蒙古和西藏的喇嘛。佛寺再次成為首都的佛教文化中心。當時首都彼得堡已改



《普門學報》第 9 期 / 2002 年 5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1 頁，共 12 頁 

特別報導 / 佛教傳俄尋蹤 

ISSN：1609-476X 
 
 

 
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：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：07-6561921 轉 1291、1292 傳真：07-6565774  E-mail：ugbj@fgs.org.tw  

名為列寧格勒。一九二七年，列寧格勒大學的謝爾巴茨基院士在科學院之下籌創了「佛教文

化研究所」，聘請精通佛事、佛經的專家學者和喇嘛為顧問。這對於東方學家們的研究工作

極為有益。對此，剛舉行不久的「第一屆全蘇（聯）佛教大會」立即致電向謝爾巴茨基、鄂

登堡、弗拉基米爾佐夫等東方學家表示謝意。電文云：「誠摯感謝你們倡議成立『佛教研究

所』，並深信研究佛教恰巧是讓西方文化界正確理解本教的開端，也是為我們這一珍貴的宗

教進一步繁榮昌盛奠定基礎。」  

  然而，到了三十年代初，蘇聯的農業全盤集體化進入高潮，不但要消滅富農，而且連宗

教（包括喇嘛教）也被列為「社會主義改造的敵人」。而擁有土地的喇嘛寺理所當然地被判

定為「舊制度的堡壘」和「反革命的策源地」，因而遭到查禁和勒令關閉。為免遭迫害，許

多喇嘛脫下袈裟、隱去教職、逃離寺院。一九三五年五月開始逮捕列寧格勒的喇嘛，不少人

被視為「危害社會份子」判處坐牢三至五年，發赴勞動營懲罰。阿旺‧德智堪布本人在一九

三七年一月出走，離開列寧格勒，十一月被捕關入烏蘭烏德監獄，後因病保釋就醫，於一九

三八年一月心臟病突發死於醫院，終年八十五歲。  

  一九三七年大批逮捕喇嘛時，一些住在佛寺的東方學家如巴拉津、贊姆察蘭諾等人也慘

遭厄運。佛寺至此最終關閉。  

  一九三八年六月，佛寺及其附屬建築交付列寧格勒州工會作為「體育活動基地」。一九

四一年反抗希特勒侵略的衛國戰爭爆發，戰爭期間，該寺改為軍隊廣播站用房。一九四五年

戰爭結束之後，有人提出佛寺的使用與歸屬問題。一批東方學家如科津、梅沙寧諾夫、司徒

盧威等出面力爭，要求並獲得准許交付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闢為「宗教史和蒙古民俗博物館」。  

  一九六○年，列寧格勒市蘇維埃（即議會）決定將其劃歸東方學研究所永久使用。嗣後

發現，該寺對於所存大批藏文珍貴文獻（手抄本、刻本）[註 11]，包括從布里亞特和赤塔州運

來的一部分珍貴文獻，缺乏保障功能，條件極為不良。為此，多方改造，幾經周折，至八十

年代初才決定為「宗教史和無神論博物館」。  

  蘇聯開始改革和轉型以後，將決定該寺發還佛教，一九九○年七月[註 12]，關閉了五十年

的彼得堡佛寺終於重修完成，重新開放，再次聽到了喇嘛誦經的聲音。  

  一九九五年冬，筆者參訪彼得堡，也得到深刻的印象。  

  

 【註釋】 

[註 1] 何秋濤，《朔方備乘》卷四十三、四十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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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2]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，《俄蘇中國學手冊》上冊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一九八六年）第二二

五頁。 

[註 3] 鄭錚譯，《普希金抒情詩選》（香港文學報社出版，二○○○年）第二六九頁。 

[註 4] 多爾日耶夫（即德爾智），《走向西藏之路》（莫斯科，一九七三年）第五－十五頁。 

[註 5] 參閱安德列耶夫，《彼得格勒的佛寺》（烏蘭烏德，一九九二年）第五、十九頁。  

[註 6] 托爾斯泰，〈致一個中國人的信〉，《托爾斯泰全集》（百年紀念版）第三十卷。 

[註 7] 同 [註 6] 。  

[註 8] 同 [註 6] 。 

[註 9] 安德列耶夫，《彼得格勒的佛寺》第十一頁。 

[註 10] 德魯寧，《品茶漫話》（喀山，一九九三年）第七－八頁。 

[註 11] 謝米喬夫，《佛教、喇嘛教的起源和本質》（烏蘭烏德，一九六○年）第五十一頁。 

[註 12] 同 [註 9] ，第一八七頁。 

 


